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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裡的日常語言與數學語言

楊茂秀 ◎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農曆年前，我應邀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理學院參加一場論文口試，題目是有關數學教育與

兒童哲學的關聯。研究生特別提到的是用哲學作為指導原則來進行的數學談話，那時，我正在

翻譯義大利教育家，也是兒童文學家羅達立的《幻想的文法》（注 1）一書。書中有一段非常

有趣的思考實驗，我就用那個思考實驗來請考試的學生當場做一個數學教學，有關數學談話的

思考實驗。例子我稍稍加以改變，改變後的故事如下：

二年級的小孩在學校，時間是早晨九點鐘。凱蒂望著窗外那一棵大松樹，松樹的影子很

濃厚，很長，她覺得很好玩。她想：「影子到底有多長啊？」說著，她就出去量那個樹影的長

度，回來說：「三十鞋！那個影子三十鞋長耶！」她的朋友，也是她的同班同學，文晶說：

「我不信，我自己去量。」量回來之後，她說：「才不是三十鞋，是二十鞋長。」然後她們就

一起去量，許多小孩也跟著一起去量，答案滿多種的，他們吵吵鬧鬧談論著誰才是對的呢？

到了中午，一位遲到的同學聽了大家的談論之後，不知道誰是對的，就自己到外面去量

了。回來說：「你們都錯了，那影子只有八鞋長。」這又開啟了另一次談論的高潮。大家又去

量，答案還是不一樣。

下午四點鐘，數學老師來上課，他們請數學老師參與樹影長度的討論，老師說：「這種問

題的答案不能光用說的。」又帶了大家重新去量一次。老師的答案是：「十八鞋長。」當然，

接下來就是由老師主導的一場數學談話了。

我就邀約考試的研究生來構想，以這個題目，及其處理的方式做為對象，或者參考的座標

來想像一次數學教學的思考實驗。

委員中有鍾靜教授，在休息的時候告訴我：「我有看你那一本《重要書在這裡》，原來你

是繪本專家喔？」（注 2）我說：「專家不敢，很有興趣，有在教課就是了！」他告訴我他在

主持教育部的數學輔導團，他們有一個活動，農曆過年後會在板橋辦一次研習，主題就是有關

數學繪本的討論。我說：「數學繪本，就像信誼、漢聲這兩個出版社曾將繪本中比較有數學意

味，或者是專為數學教育而設計的繪本，蒐集起來構成套書，那是我稱為的數學繪本。但是如

果你注意的話，許多的繪本它並沒有特別的知識內容、知識系統，或者課程取向要傳遞。它是

一個藝術品，但是我們透過認真的瞭解跟觀察，可以發現它們涵藏了許多跟數學教育、數學思

考和數學語言很有關聯的東西。」

鍾靜教授邀我去給這個研習做一次演講，當時我訂定的題目就是〈數學繪本與繪本裡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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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這一篇文章就是那一次演講的整理跟修改。

2008 年，農曆年的初一，為了準備這個演講，我把書架上一本跟這個講題有密切關聯的書

拿下來看，它是澳洲數學家（也是作家）羅賓‧阿利安‧羅德女士的書，書名叫做《透過數學

想像世界》（Imaging The World  Through the Language of Mathematics）（注 3），在閱讀這本書的時

候，我想起我的老師白恆光修女。那時候我在數學系修課，她總是慢慢推敲數學中的敘事語

言。我們使用的課本是英文版本，我在問問題時，她堅持要一起把題目譯成中文。在翻譯成中

文的過程中，她需要我的幫助；而我在瞭解數學內容跟形式的時候，需要她的幫助。「我得到

一個感想：數學是一種語言，」我說：「我指的不是數學語言，我把它當成一般語言（ordinary 

language）來看待。」她瞪著大大的眼睛，想了一下。「數學，」她說：「像是一種語言，但

是更像是一種語言學，那是一種科學。它不只是一個符號的系統，而且是對這個符號系統作了

很多的後設研究。」我還記得她做的比喻。她說數學在伽利略跟牛頓的時代，被他們用作來討

論物理的原理，所以那是一個工具，像是物理學的僕人，可是後來數學慢慢更重要了。它成了

科學的皇后。我調皮的說：「為什麼不是科學的國王，而是皇后呢？」她小聲說：「因為科學

有很多種，會不斷的發生，而且會有很多從哲學裡發展出來。而皇后會生小孩，國王不會生小

孩，所以我覺得皇后是比較適當的比喻。」

一般人認為數學語言比日常語言要精確的多，而這種認定也許有它正確的意義。但是人的

生活一開始就在學習語言，日常生活語言其實是一切專門語言的母體。人在受教育的過程中，

文化素養慢慢的累積、轉化，產生深厚的思維背景。從這種深厚的思維背景中，我們可以發展

出專門的、精準的思維，那麼他所使用的語言也就不同了。那些語言，英國哲學家Gilber Ryle曾

經給它一個名詞：專技語言（technical language）。

日常語言與專技語言中間需要一個橋樑。而這個橋樑是思維的鷹架，它的學習是要透過有

意的提升、刻意的培養才有可能。也就是說，學數學、學自然科學和學習音樂的時候，都會在

內容學習、形式學習的過程中，同時由自然語言中，發展成專技的語言。而這種形式化的學習

過程需要老師的陪伴、教練的陪伴和師傅的陪伴。換句話說，陪伴文化新成員的人有責任在自

然語言學習的過程中，提供他們健康的語言心態與素養。

可是我們知道自然語言裡，（如果我們進行分析就會發現），它也可以分成言說的語言、

書面的語言與肢體的語言。而且這三種語言共通擁有語言的音樂性。在自然語言的學習過程

中，我們是在使用中學習的。也就是說，這三種語言都藉著共有的語言音樂性把內容、意象、

感覺及意義編織在一起，做成生活的一個複合單元，而繪本正是結合上述各種語言、言述、種

類和音樂性的典型文化體。

現在我們利用幾個實例來說明上述幾個論點。

首先，我們看到《阿羅有枝彩色筆》（注 4），第二本是《我等待⋯⋯》（注 5），第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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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典藏即將出版的《跟著線條走》（注 6）（Follow the line，中文書名暫譯）。這三本書都不是

所謂的數學繪本，也就是它們在創作的時候，怎麼樣看都不是用來解釋數學概念，或是發展數

學的專技語言。它們都是很好的作品，但是我們從一般日常語言發展成專技語言，又能夠涵藏

美學的觀點，不偏廢意義、意象、音樂性。就教學功能上來說，「線條」這個概念，及「線條

跟生活」與「線條跟數學關係」來說，不管是想像的、設計的，以及抽象的邏輯觀點來看，都

蘊藏著數學談話的種子，以及健康的取向在內。

我們先說《阿羅有枝彩色筆》。

在這本書裡，阿羅有一枝彩色筆，他用這枝彩色筆畫出他所需要的東西，把多重向度的實

在物，抽象化而成為二度空間，以線條來表達。阿羅的願望藉著一個線條來完成。一開始，阿

羅想要去散步，那是晚上，散步需要什麼呢？需要月光，因此他畫出一個月亮。散步需要路，

所以他畫出一條路。接下來，他要什麼就畫什麼，線條有直線，有曲線。在日常用語中，直線

跟曲線慢慢藉著這本書的發展跟實際的東西產生關聯，所以讓閱讀者可以熟悉線的語言。當他

需要樹的時候，他畫出樹；樹上需要有果實，就畫出果實；要野餐，就畫出食物；吃不完，他

想邀約別的動物來吃，他就畫出那些動物。他掉進水裡，需要一艘船，就立刻畫出一艘船。由

他的想像裡面，藉著一隻筆生出許多線，這些線條就是他想像的源泉。他把線這種日常語言透

過意象、透過畫面搭起現實跟想像中間的橋樑。因為有這種預備，所以將來學到幾何學裡的線

條時，不只有熟悉跟安全的感覺，並且會去使用它。講到線，不佔空間，只佔位子的時候，我

們就有畫面上的經驗基礎，因為他是純粹思想的產物，而不是實際經驗的產物。從純粹想像到

實際經驗的連結是靠這條線而構作的。

第二本書我們要談的是法國的作品《我等待⋯⋯》。

這本書用紅線將人生的各種片段連結起來，它代表實際的感情、愛恨，把時間、情緒貫

串在裡面，呈現這種複雜的人生經絡。一開始小孩努力要長大，所以一個小孩拉著一條直線，

非常有張力；我們知道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是直線，這裡已經為情緒、感情或願望作了一個詮

釋。當媽媽在拿蛋糕的時候，他在等待，這條線短短的，涵藏許多的可能性；裝飾聖誕樹的紅

線連結了很多聖誕節的經驗；下雨天他在等待，等待雨停了好出去玩。然後是愛情線，當人在

戀愛的時候，有追求、有矜持、有試探，當然也有等待，那愛情線彎彎曲曲形成的美感特別

強烈。而且那個等待很長，這等於用一個曲線、一種美感去貫串愛情的生活。這裡有描述，也

有願望，還有惶恐、好奇等等。當然，當兩個人分開的時候，那條線斷斷續續；等待信、等待

對方好起來，等待其他很多東西。斷續的線，後來連在一起，成了婚姻，婚姻裡有各種糾結，

配合著文字說等待對方先說對不起，這本書讀到這裡，很少大人會不驚呼起來：它用一團糾纏

線描寫這種情緒。這本書讓我驚訝的是，當有另一半先過世的時候，那線段捲成一團掛在靈車

上，好像感情也可以這樣被儲存。後來有下一代來了，那線段就變成結合三代人中間的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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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讓我非常驚訝的是，書的結束的法文Fin，它把n劃掉改成 l，Fil就是線。而那線拉出的一

段，好像本來要結束的人生，就因為這一束線又拉出一個線頭，新的一代生命又展開來了⋯⋯

因為這本書，我們可以想像數學世界與人實際生活世界的關聯，線可以織毛衣，可以織成

蜘蛛網，它跟數學幾何上所畫的線中間的關聯，建造了一個橋樑。閱讀這種童書的人長大成為

一個具有專技數學語言的人。他對日常生活中關於量的語言和數學專技語言中同一個概念的理

解，就會比沒有這本書閱讀經驗的人更豐富的多。也更能因此發展出富有創造性的、新的數學

語言或內容。

接下來我們要談的是Follow the line，這一共有三本書，都是用美國 1960 年代發展的一筆成形

畫法去構作的。

在這本書裡的線條，它幫物件的輪廓、整個畫面用一筆成形畫出來，當我們翻開書，看第

一個跨頁畫面的時候，我們用直覺的、照相式的把整個畫面看進去，這是第一種看法，我們看

到的是全部，是畫面的整體；可是當你按照它的指示，跟著線條走的時候，它所呈現的是堆疊

的、是分析的，是一點一滴隨著時空的轉變，慢慢經歷的思維過程，這是第二種觀看的方式；

可是在畫面裡他常常提出一些問題，譬如在早晨大都市裡的清晨，它要你看看在畫面上可以看

到多少的花朵；然後走一走，他又會問你有幾個時鐘；走一走它又會問你有多少橘色的建築

物、有多少電視天線、有多少防火栓，這幾個問題位於畫面上的不同位置。因為要回答這些問

題，所以你的視覺就有一些焦點要集中，這又產生了第三種思維的方式，是重點式的思考。

所以這些畫面就等於給你三種思維方法：第一種的直覺思維、第二種的分析思維，以及第

三種的重點分析思維，而串連這一切的是一條線。這條線索構成的圖形是幾何圖形，用顏色重

點、深淺來呈現，所以這本書放在桌子上看跟放在幾公尺之外看，感覺是不同的。在這裡它呈

現出抽象的過程，以及將抽象回復到實體的過程，同時呈現在畫面上。在我看來，它乃是設計

的精品，而這本書由典藏這個重視美術設計的公司來出版，在我看來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數學變成學校課程的一部分，我們常常發現數學教育者不太重視數學與生活的關聯，也

就是說，在數學課本裡非常重視數學體系的發展，對於數學與日常生活的關聯、數學史頗為欠

缺。欠缺數學史的介紹、實用可能性的介紹，會使得數學成為無用之學，讓學習的人失去興

趣。換句話說，就像是在學習一種沒有用的語言。學習沒有用的東西，很難讓學習者有熱情。

我記得我的老師郭威在教我們幾何學的時候，他就主張幾何學應該與三角學一起教。而且

幾何、三角學跟測量的實用一起教。所以他把我們帶到花中的操場去量一根國旗杆，他問我們

那根國旗杆有多高？如何度量。我們有同學爬上去量，也有同學把國旗升上去，再放下來量繩

子的長度，而這些方法都有些費力。郭老師利用三角學幫我們量那個國旗杆的高度，既省力又

精確，又可以運用到別的建築的度量。我們全班一下子覺得好有趣。那天下午在回家的路上，

可以說幾乎大家都在運用他教的三角學，看到東西就要度量它們的高度，一路玩耍回家。這個

繪本裡的日常語言與數學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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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也就是使我對於羅達立（也就是那個量松樹影子）的例子感興趣的原因。數學與繪本的關

聯，以及繪本裡有多少數學如何去發展，本文只是一個開端，我們還有一次的討論，就是下一

期的討論，這也只是一個「拋磚引玉」的作法，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人來討論，因為這其中實在

豐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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